
编者按：
自1979年中央提出并实施对口支援以来，金山区（县）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勇担历史责任，相继对西藏日喀则市（地区）、新疆阿克苏地区、云南普洱市（思

茅地区）开展对口支援工作。援建干部把受援地区作为“第二故乡”，与当地干部

群众手拉手、肩并肩，为促进受援地区经济发展、保持边疆稳定和社会稳定，谱写

了历史新篇章，留下了一个个体现金山与受援之地深情厚谊的感人故事。2020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

为了宣传援建工作取得的显著成就，弘扬援建干部的精气神，更好地推进扶贫协

作工作，现将援建干部的口述文章择优予以选登，供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参考。稿

件由中共金山区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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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天厚土结深情
碧海青天夜夜心 【口述前记】

朱瑞军，1975 年 8 月生，现任金山区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区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执法大队副大队长。2007 年至 2010 年，担任

西藏日喀则亚东县建设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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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 2007年 6月至 2010年 5月，作为上海市第五批援藏干部对口支援日喀则市亚

东县。刚参加援藏时，我三十出头，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而当时

的一切，仍历历在目。

2007 年，当时我在金山区市政工程

管理署任办公室主任。每天工作虽紧张

忙碌，却也平淡幸福。有一天，记得是 3
月 6 日，我正在看《解放日报》，不经意间

突然瞥到一则市委组织部关于选派第五

批援藏干部的通知，马上心头一紧。其

实，不知道是命中注定还是家中“老西藏”

（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一直有援藏的

梦想。所以，从第二批援藏选派开始，我

就坚持报名，但几次下来都没能如愿。当

看到第五批选派的消息，当时就“条件反

射”式地马上又报了名。

但自己静下来以后，一些犹豫却涌上

心头。父母年事渐高，家中孩子尚小，去

还是不去？去，难舍自己的小家；不去，难

灭心中的梦想。当天晚饭时分，我向父

母、妻子说出了自己的犹豫。本以为家人

会劝我慎重，再考虑考虑，没想到父亲说，

“去吧，有机会去一定去，家里的事情你放

心，有我们在，怕什么！我在西藏待过，去

跟不去，（人）不一样。”一瞬间，我怔在了

原地。我朴实的家人们，平时沉默寡言，

但关键时刻话语间却有山海一样的情怀，

给我支撑、给我动力。

递交完申请后，我一边正常上班，一

边焦急地等待消息。3 月下旬的一天，

我突然接到时任区建交委党工委书记赵

从云同志的电话，她说区委组织部副部

长陈士康同志明天找我谈话。又过了两

周，我作为同一岗位的第二候选人到市

委组织部谈话。谈话从下午 1 点开始，

但一直等到下午 5 点多，偌大的候谈室

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仍没轮到我。这

时候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说，“呀！怎么

还有一个人？”才安排我参加谈话。自己

是第二候选人，又在角落里差点被人遗

忘，这场景，现在想想，能去西藏也确是

一种机缘。

4 月初，我接到通知，经综合考虑，组

织部门最终选择了我，并要求做好准备，

参加市委组织部举办的培训班。就这样，

我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6 月 7 日，市委、市政府在上海展览中心为第五批

援藏干部举行欢送会。会后，时任陪送团团长的肖贵

玉同志全程陪同送行。其实，出发如此迅速的原因，与

市、区两级组织部门的周密安排、细致部署是分不开

的。早在出发前，区委组织部已提前通知我们“兵马未

动粮草先行”，将要带的必需品收拾好，然后一大包一

大包先发往西藏。因此当我到达亚东县政府招待所的

时候，包裹已在那里“恭候多时了”。

从拉萨到日喀则、再到亚东县，凡落脚之处，“切

玛”“哈达”处处载歌载舞，无不体现着当地干部群众对

上海援藏干部发自内心的热情与欢迎。但初到西藏，

有几个难题是首当其冲要面对的。

第一个是高原反应。6月 8日下午，我们先到日喀

则，当时我与时任亚东县委办主任沈纪国同志住同一

宿舍。可能因为长途跋涉，当晚，我们两个人都出现了

高原反应。沈纪国同志比我还要严重，躺在床上下不

来，我把组织部门发的止痛片、“吸氧卡”给了他，自己

硬扛着撑过了前几个晚上。

6 月 12 日，终于到达亚东。亚东县城海拔大概

3000米多一点，是西藏的“小江南”。按说，光高反也还

算过得去，但如果再增加些力气活，就有些吃不消了。

那时候我住在县政府安排的周转房里，条件比较简陋，

屋子里经常断水，时不时还停电。每天用水都是到周

转房楼下广场上的蓄水池里打了，再提到三楼。每次

提完水，都是上气不接下气，饭也吃不下。所以我每天

体力的极限只能打两桶水，烧水、洗衣服、冲厕所都要

“精打细算”，也是“惨”到了一定程度。

第二个是饮食习惯。援藏期间我们一直在政府食

堂（当地叫中灶）吃饭。藏族师傅烧的基本上都是四川

菜，炒青菜特别喜欢放大把辣椒、花椒，重麻辣的滋味

跟上海相对清淡的口味差太多，一口下去感觉嘴里要

“喷火”。上海这里不怎么吃鲤鱼，但是中灶每个月好

不容易有一两次做生鲜类菜肴，却基本上都是红烧鲤

鱼。一开始我夹了一块鱼肉，刺还没挑完，桌子转了一

圈就剩个骨架了。那时候三十刚出头，也算“大小伙

子”，动作一慢、一精细，稍不留神就会吃不饱。

第三个是语言问题。我不懂藏语，许多藏族老百

姓也不懂汉语。怎么工作？当时我摸索出了两个“武

器”。一个是学一些简单的藏语，到藏民家里先用藏语

问候，说一些藏族“吉祥语”，与群众的关系自然也就热

络了几分。另一个“武器”就是格桑，格桑是我的驾驶

员兼藏语翻译。与藏族群众交流的时候，一般我先问，

格桑翻译过去，群众说了之后，格桑再转译过来，有的

一时间找不到对应词汇，大家还要“你来比划我来

猜”。好在时间长了，我跟格桑的默契度越来越高，交

流也越来越顺畅了。

按照组织安排，我任亚东县建设局局长。后来根

据机构改革情况，我转任亚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第

一任局长。三年光阴，我抓住一点一滴的时间，将一

分一毫的力量写在卓木拉日雪山下。

为了尽快摸清楚亚东建设情况，2007年下半年的

大多数时间里，我与亚东联络小组其他 4名成员的休

息时间和双休日不是在调研，就是在调研的路上。几

个月间，我们走遍了全县 7个乡镇、25个村（居），走访

了县直机关、企事业各单位、驻地部队共计 50多个单

位，行程达 3000 多公里。那时候下乡途中经常手机

一天没有信号，开始时家里人联系不上，还以为我出

交通事故了。西藏天黑要晚上九十点钟了，我们晚上

回来，家里实际上已经半夜了，才战战兢兢打通电话，

后来家里人才逐渐习惯了我经常“失联”的状态。就

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我们扎扎实实地掌握了大量亚

东建设规划的第一手资料。

在此基础上，我们制定了“特色产业规模化，城镇

建设高水平，基础设施稳推进，生态环境文明美，社会

事业大发展，局势稳定促和谐，党的建设夯基础”的对

口支援工作思路；确定了三年内新建项目 25个，总投

资 3020 万元的工作方向。对原来亚东县城规划提出

了 16 条意见和建议；对县辖两个乡镇进行了前期规

划，并进一步充实完善了《帕里小城镇规划》和《亚东

口岸中长期发展规划》，结束了亚东乡镇建设无规划

可依的历史。

亚东工作苦，下面乡镇苦上加苦。吉汝乡有“三

最”的称号，即海拔最高、自然条件最恶劣、生活条件

最艰苦。乡域面积 1024.22 平方千米，但是 2008 年时

总人口却只有 800 多人，牧民随季节转场，是一个典

型的牛羊比人多的纯牧业乡。牧民人畜饮水十分困

难，生产生活没有保障。了解这一情况后，我们决心

为吉汝乡群众解决水源问题。经过审批、立项、招投

标后，我和联络小组的同志带着施工队立即开始下

乡、寻找合适的水源点。那时为了节省时间，天不亮

就出发，打包带好干粮，饿了就找个背风遮阳的山坡

席地而食。天冷的时候，饭菜又凉又硬，吃完胃里像

压了一块石头，浑身发抖；有时候运气比较好，中午时

分当地乡干部赶过来送一点热菜（牛肉），但是高原地

区牛肉不用高压锅根本煮不烂，很难嚼碎，但当着藏

族同胞的面，又不好意思吐出来，只能“扯”着嗓子往

下咽，那情形真是终生难忘。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 年的 11 月，经过几个月

的栉风沐雨、风餐露宿，我们终于找到了干净清洁、合

适的水源点，并建好了第一个蓄水池。汩汩的高原清

泉流进水槽里，也流进了牧民们的心田里。吉汝乡的

吉汝拉康第五世白马桑巴瓦活佛托当地群众向我们

表达谢意，并叮嘱援藏结束之前，一定到吉汝拉康拜

访，当面向我们表达感谢。当地的一位牧民阿妈眼里

噙着泪水，一手拉着我的手，一手竖着大拇指不停地

说：“亚古都！亚古都！”（藏语很好很好的意思）。看

到牧民的欢笑和感激之泪，看到他们生活的改善，我

们觉得之前的所有努力与辛苦都是值得的。

除了做好工作，帮扶济困也是援藏干部的使命之

一。在高原地区，多一份爱，便多一份光，西藏的孩子

们便多一份希望。

2008年底回沪之际，亚东县教育局送来了一份帮

扶资助亚东学生的名单。根据联络小组的安排，每个

区负责 20 个藏族学生的帮扶工作。回上海后，我找

到时任石化城建公司董事长于小粮同志，通过他的协

调，以组织认领和个人认领的方式共募集捐资助学善

款 4万多元，虽然不多，但那是金山人民的心意，无论

如何我也要带到亚东，亲手交到孩子们的手里。回西

藏时，我把现金随身带在身边。当时，飞机进入藏区

以后抖动颠簸得厉害，机舱内一片恐慌惊骇，我旁边

的女乘客吓得哭出了声来。到了拉萨上空都能看见

机场了，无法降落又颠颠簸簸返回了成都。当晚，航

空公司安排我与另一名乘客同住，但为了现金的安

全，我自掏了 70 块钱住单人间，把现金揣在身上睡

觉。现在回想，当时可能过于小心谨慎了，但是这 4
万多块钱是 20个孩子的学费，为了孩子们，再小心也

不为过吧！

还有一件事情，也挺奇妙。一天办公室里电话突

然响起。我接起电话，里面一个藏族姑娘怯生生地说

要找杨局长。我说：“你找哪个杨局长？”她答道：“杨

嵘局长。”我这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第四批援藏干

部、前任建设局局长杨嵘同志。于是我告诉她，杨局

长已经结束援藏回内地了，并询问她有什么事情可以

帮助她。原来她是第四批援藏干部对口扶助的贫困

大学生，当时在西藏大学读医学，之前杨局长都会到

家里送学费，今年快开学了但没人来，家里正在发

愁。我立马允诺今年的学费我先送过去，不能因为工

作交接影响上学。后来，才知道打电话的姑娘叫德

吉，是堆纳乡一户贫困户的孩子。第一年送完学费

后，后面两年七八月间我都到她家里送学费。再后

来，听说德吉大学毕业后在西藏山南市一家医院成为

了一名医生。现在回头看，当时我只是接到了一个电

话，但这背后一批批援藏干部默默无闻地为西藏群众

做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事情啊！

援藏经历是一生的财富，有些收获在经历岁月沉淀、磨砺之后历久弥新、更显

宝贵。

第一个是对天地生民的敬畏。藏区高天厚土、山川万壑、雪山圣湖。白天在

路上驾车驰骋半天可能都看不见一个人，夜晚繁星如海、银河如练，斗转星移，苍

穹万古如初。在这样的环境中，会感觉个人很渺小，生命很短暂，不由自主产生对

天地自然的敬畏，会激起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也会让内心止争息纷、平静澄澈。

第二个是诚挚情感的培育。三年时间不长，却结交了一批诚挚的老友。憨厚

老实的普布石达，尽职尽责的格桑，敢闯敢拼的达春，温文尔雅的王飞，博学多才

的徐志文等等。三年间每年中秋佳节，我都托时任金山区市政管理工程管理署署

长王治权同志从上海寄来一箱一箱的“杏花楼”月饼，送给建设局机关同志、亚东

好友以及局属环卫工人（基本都是特困户），再自费请大家在中秋月夜“聚个餐”。

吃饭的时候，有些环卫工人总说，“朱局长，我们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月饼，这么

好吃的菜！”大家也都开怀大笑。

第三个是对组织关怀的感恩。到西藏的第一年，家属身体不好。时任上海市

第五批援藏干部联络组组长赵卫星同志和时任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陈雪强同志都

亲自打电话慰问，并委托区委组织部帮助到市区医院看病。闵卫星同志和陈士康

同志还亲自到家中慰问，带去组织的关怀。三年间，正是组织部门不间断的悉心

帮助，才让我们这些援藏干部能够安下心来、扑下身子，在雪域高原代表上海干

部、上海人民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2010年春天，我援藏即将满三年。亚东县建设局全体同志，特别是下属环卫

工人联名向上海市委组织部写信，请求让我再延期三年。上海、西藏两地组织部

门征求本人意见并在充分考虑我身体情况以及家庭实际后，最终还是让我在完成

三年援藏任务后返沪。

援藏结束之后，回过三次西藏，到过一次亚东。前两次是跟随金山区党政代

表团到日喀则，慰问第六批援藏干部，因为时间原因没能回亚东。

2019 年，趁“十一”假期，援藏结束 10 周年之际，我和家人又回了一趟亚东。

我们当年战斗过、建设过的亚东县城条件越来越好，交通愈发方便，民众脸上泛着

红光、互致问候，街市太平、熙来攘往、充满烟火气的感觉真好。亚东的藏族老朋

友有的十年未见，却一点没老，感觉比以前更年轻；我和妻子还专程到老书记次仁

曲珍家里拜访，老书记的藏式小院子修葺得十分精致，星星点点开满了许多小花，

有几株晚开的格桑花，正随风摇曳，在高原的阳光下闪耀着琉璃般的光，这些花儿

与我那年刚到西藏时，一模一样……

平凡的日子与不平凡的决定

2

海上的风与高原的光

3

走过的路与藏民阿妈的眼泪

4

今天的人们与当年的花儿


